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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三角的水果店，香蕉
是最常见的水果了。标示着

“高州香蕉”的，价钱会稍贵一
点，买的人却特别多。这是我
们家乡的特产，远在他乡也如
此接近，天天可品可赏，我和
孩子们都特别爱吃。

香蕉虽然是很普通的水
果，于我却有着特殊情结。它
在我的记忆里，不单单是一种
水果，曾经是家里的全部，长
满我童年的每个角落。

我的童年印象里，故乡的
土地上漫山遍野都是蕉林。
站在高处望蕉林，就像站在岸
边观海，一望无际，碧浪滔
滔。蕉林起伏绵延向天边铺
展，仿佛是大地不经意间遗落
的一抹翠绿绸缎，轻轻覆盖在
故乡的胸怀。

我的故乡，千百年来都是
著名的香蕉产区。那里位于
鉴江支流曹江河岸，云炉河、
石骨河在附近交汇，到处是宽
阔而肥沃的塱地，这些冲积而
成的沙土结合带，特别适合香
蕉的生长。这里的香蕉十分
香甜，口感滑嫩，甜而不腻，味
道怡心悦神，韵味悠长。所以
自古以来有种植香蕉的历史，
并且芳名远播。《竹枝词》里

“郎君欲问曹江路，只依蕉荫
绿里行”的诗句，就足以说明
古时候曹江一带香蕉种植的
盛况。

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
乡里人凭借地理优势，大力发
展经济作物产业，遍植蕉果，
走上了脱贫致富之路。田野
里、山坡上、房前屋后……尽
是起伏的碧浪，无数的蕉树整
齐排列，高举一把把“大扇”。
所有的道路，都在“大扇”方阵
的簇拥下前行，所有的村庄，
都在蕉林的环抱中安憩。柱
柱炊烟袅袅，每天穿行在绿色
的波涛上。

小时候，我常随父母一
起，去蕉林里干活。一棵香
蕉从种下到收获，大约需历时
一年。家里几亩蕉林，这期间
的管理并不轻松。驱虫除草、
松土施肥，出蕉穗后还要剪
蕾、套袋、加桩……活儿虽苦，
但都是在阴凉的林荫里劳
作。有蕉树举起的一把把排
得密密麻麻的“大扇”遮挡，火
热的阳光总和我们保持着合
适的距离。有时累了饿了，就
举头张望，一旦发现树上开熟
的香蕉，我会高兴得跳起来。
忘记所有疲惫，像猴子一样爬
上去摘，先尝为快。树上熟

的香蕉特别甜。可是这时候
父母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
开熟的香蕉不便运输，一压
就烂，所以价格不好，甚至被
拒收。香蕉一般长得八九成
就要收割，迟了不行。但收
割太早又影响产量，所以经
常要到林间巡察。

那时候，每到暑假快要
结束，父亲就会去蕉林里转
悠。有时候会抬手摸摸那串
串长得鼓胀饱满的蕉果，笑
笑说：“这几棵就是你们几姐
弟的学费了。”然后指着远
处：“那排够家里下半年买米
等开支哟，剩下的，就是今年
的积蓄了。”望着蕉林，父亲
的口气很踏实，眼神里充满
了自信的悦色。

收割香蕉是最辛苦的。
当雄鸡的歌声驱走了黑暗，万
千碧扇便摇醒了故乡的清
晨。那时的路还很小，也没有
水泥路，狭长的乡道却忙碌不
停。天蒙蒙亮的时候，路上的
行人便络绎不绝。家家户户
都会在这一时刻出动，把自家
地里收割的沉甸甸果实，绑在
扁担两头，挑往两三公里外公
路边的收购站点。鱼贯穿行
在林间小道的人们，腿脚被重
担压得微微颤抖，腰身和扁担
被压成两把不同方向的弓，一
把蓄势向前，一把蓄势向上。
但嘴里的笑容却很灿烂，双眼
如黎明的晨光一样清澈。因
为他们知道，只要到了收购
站，所有的沉重，很快从肩膀
上转移进口袋里。

摸着鼓胀口袋的乡亲们
总难掩笑意，谈笑间心花怒
放，连抹汗的姿势都充满喜
悦。每次在父母卖掉香蕉回
来时，我们就会远远迎上去，
接过父母为我们买的糖果，文
具或衣服，高兴地解下系在扁
担一头的五花腩。那时候，能
吃到肉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高高的“大扇”、起伏的碧
浪、挑担子的队伍和来回奔走
的人们，这便是我童年记忆里
最清晰的风景。

渐渐地，辛勤的乡亲们，
用坚实的脚板，一步步把路踩
宽了，一步步把路踩硬了。随
着父辈们的脊背日渐弯曲，村
里栋栋新楼迅速挺了起来。
往昔林间的低矮瓦房，逐渐消
失在童年的记忆里。

几十年过去，在遥远的他
乡一见到香蕉那蜡黄的身影，
童年时那片摇曳的碧浪便一
遍遍在眼前涌过。

故乡的蕉林
■ 侯建明

那年腊八，天寒地冻，风如冰刀般割着行人的
脸。父亲刚好在我学校附近的工地干活，工地为了
应节，熬了腊八粥。父亲满心欢喜，小心翼翼地将
腊八粥盛在一个饭盒里，一路小跑着给我送来。

在学校的围墙边，父亲站在那里，衣着破旧且
满是灰尘，头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双手紧紧地捧
着饭盒，脸上挂着憨厚而期待的笑，眼中闪烁着喜
悦的光芒。

然而，年少的我被虚荣蒙了心，只觉得父亲这
样的模样出现在同学面前很丢人。当他叫住我，递
过饭盒时，我眉头一皱，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在饭
堂吃过腊八粥了，你拿回去吧。”父亲的笑容瞬间僵
住，眼神里满是失落，嘴唇嗫嚅着，似乎想说些什
么，却又默默地把饭盒收了回去。

有一回，母亲让我给在工地干活的父亲送衣
服。我来到那片喧闹的工地，看到父亲正扛着沉重
的建筑材料，那堆材料几乎压弯了他的脊背，他的双
腿微微发颤，却依旧咬着牙，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
高高的脚手架之间。阳光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
也炙烤着父亲，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脸颊不断滚
落，打湿了他那件早已被灰尘染得灰蒙蒙的衣衫。
那一刻，往昔的画面如潮水般涌来，那被我拒绝的腊
八粥，父亲黯淡下去的眼神，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心
房，羞愧之感如藤蔓般在心底疯狂蔓延。我暗暗发
誓，一定要认真读书，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孝敬父亲。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大学。父亲为了能时常探
望我，又来到了我大学所在城市的工地干活。每次

我和父亲见面，他总是把我约在离学校很远的地
方。我心里明白，那碗被我拒绝的腊八粥，就像一
道深深的伤口，一直横亘在父亲的心头，让他在面
对我的时候，总是多了几分小心翼翼，害怕再次让
我觉得难堪。

又到了一年的腊八节，我特意来到父亲的工
地。刚走进工地大门，那熟悉的嘈杂声、机器的轰
鸣声便扑面而来。我在一堆忙碌的身影中，很快找
到了父亲，他正弯着腰，吃力地打着木桩。

我快步走到父亲身前，笑着对他说：“爸，今天
是腊八节呀，学校饭堂的腊八粥可好吃了，我想带
您去尝尝呢。”父亲听到我的话，先是一愣，手上的
动作都停住了，直起身子，眼睛微微睁大，满是惊讶
地看着我，随后急忙摆摆手，声音带着些局促地说
道：“不用不用，爸这儿还有活儿没干完呢，哪有那
闲工夫去吃腊八粥呀，你自己去吃就成。”看着父
亲这般模样，我心里一阵发酸，上前一步，紧紧拽住
父亲那粗糙且布满老茧的手，我带着些许撒娇的语
气说道：“爸，今天就陪我去嘛，活儿啥时候干都行
呀，这腊八节一年可就这么一回呢，走啦走啦。”一
边说着，一边用力拉着父亲往工地外走。

父亲拗不过我，只好跟着我一步一步朝着学校
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父亲显得有些拘谨，时不时地
整理一下自己那并不整洁的衣服，还小声念叨着：

“哎呀，我这一身脏兮兮的，去学校饭堂不合适呀，要
不还是算了吧。”我握着他的手，笑着说：“爸，您别
想那么多，没人会在意的，咱就是去吃个粥嘛。”

一进学校饭堂大门，那暖烘烘的热气夹杂着腊
八粥浓郁醇厚的香气扑面而来。我拉着父亲来到
一个空位前，轻轻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然后跑
去打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我把一碗放在父
亲面前，笑着说：“爸，快尝尝，可香了呢。”父亲看
着眼前的腊八粥，嘴唇微微颤抖，双手有些局促地
放在膝盖上，犹豫了一下，才缓缓地抬起手，拿起勺
子，舀了一小勺粥，慢慢地送进嘴里。

我也坐在父亲对面，一勺一勺地吃着腊八粥，
边吃边说：“爸，这粥熬得可地道了，里面的料可足
了，您觉得咋样呀？”父亲咽下嘴里的粥，抬起头，
看着我，那原本满是紧张和不安的脸上，渐渐绽放
出了笑容，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眼里闪烁着欣
慰的光芒，激动地说道：“嗯，好吃，真好吃啊。”那
笑容里，满是欣慰，满是幸福，如同冬日里最温暖的
阳光，穿透了饭堂里氤氲的热气，直直地照进了我
心底，驱散了我心底多年的阴霾，让我那一直沉甸
甸的心，也变得轻松起来。

这一碗腊八粥啊，承载了太多的情感，有曾经
年少无知的不懂事，有后来每每想起便涌上心头的
愧疚，更有此刻萦绕在心头的珍惜。它让我深刻地
明白，父母的爱，总是那样纯粹而又无私，哪怕被我
们无心地伤害过，也依旧会毫无保留地给予，从不
求任何回报。而我，在这一刻暗暗发誓，愿用往后
漫长的时光，去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去守护父亲
的这份笑容，让它永远这般灿烂，就像这腊八节的
腊八粥一样，永远散发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被拒绝的腊八粥 ■ 苒夏溪

张爱玲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
水。但我们总可以在生活的某一天，告别冗长与
忙碌，走进简单和闲适。周末下午，沐浴着暖暖冬
阳，我来到宁静幽雅的小城植物园。这是一杯恬
淡宁静、甘甜清冽的冬日香茗，值得细细品尝。

从车马喧嚣的207国道转入山谷，噪声便被远
远地抛在身后。入到植物园里面，一幅清幽写意的
山水画在眼前徐徐打开，森林文化广场被绿意盎然
的草坪拥抱着，广场旁边有两棵花开正盛的异木棉，
她拒绝了任何一片叶子的衬托，满树粉红，鲜妍美丽
得令人晕眩。走到树下，繁花如瀑布一般灿烂流淌，
让人震撼不已。离开十多米后不经意回眸，更是一
幅令人怦然心动的画面：绿草、红花、艳阳、廊子，在
隔而未隔的景致里散发出淡淡的治愈气息。

前面是一个山间湖泊，两边是绕湖的栈道和
科普长廊。科普长廊栏架唯美，设计风格简约。
踏上台阶，沿着科普长廊漫步，但见鲜花欢迎，绿
藤夹道，清新空气一袭一袭漫溢过来。一花盛放
非殊景，众芳齐聚诗意浓。湖边格桑花洒满沿岸，
血色欲滴。春鹃也不示弱，绽放着重重花瓣。而
把我牵引过去的，倒算是廊子边的山茶树了。茶
花已缀满枝头，或高或低，或张扬或羞涩，尽展国
色天香。隔着几米远，分明看见云白色的花瓣簇
拥着嫩黄色花蕊。蜜蜂们嗡嗡欢嚷，乐此不疲着
甜蜜的事业。

湖的中段横跨一道白色石拱桥，颇有长虹卧
波的韵致。站在桥上率意四顾，南国美景尽收眼
底。两山绿意盎然，下面就是人工筑成的湿地
湖。作为广东省首批小微湿地示范点，这里的景
色精心设计，巧胜天然。空气像是过滤后般的清
新与醇甘，暖暖的冬阳洒满两山的山峦，镀上一层

柔和的金色，薄薄的山岚如梦似幻。身处其中，如
品一杯醉人心扉的清醇香茗。湖边有一片草坪，
眠在两山之间，沿着弯曲干净的道路走进去，就像
走进一张巨大的太师椅中。有好几个家庭正在进
行亲子游，孩子们高兴地放着风筝，欢乐的叫声像
云雀一样悦耳动听。

继续往前走，到了一处观景台，可以看到整个
湖泊的全貌，远处小城的楼房隐隐约约如海市蜃
楼。栈台边种着好几棵落羽杉，已做好变装秀的
准备。再过几天来，落羽杉就会绘出红黄炫目的
画卷。旁边是“有喜事来种树”义务植树基地。一
棵棵的树上，挂着认种牌，标明了认种人、树名、时
间、寄语。每当家中有了嫁娶、出生、升学、晋升、
乔迁、开业等喜事，小城的市民爱前来植树。既为
自己生活增加诗意，也为绿美家乡出一份力。小
城实行这项活动已经 10 年，全市范围新种植的树
木已达 2500 多万株，植绿爱绿蔚然成风。微风吹
来，站在基地旁的我似乎闻到一股别样的茶香。

科普长廊上可以见到很多关于森林、本地动植
物内容的介绍，真不愧是广东省自然教育基地。在
幽静的长廊中，游客可以随意选取一处坐下，然后心
与山水共融，神与天地同体，默然无语间，尽可品味
到这小微湿地醇厚的茶香！局促一室之内，难免视
野受缚。迈向广阔天地，美好不期而遇。小城的冬
天，城郊的植物园一点也不寂寥、萧索。她清幽、醇
厚、丰盈，像一杯沁人肺腑的香茗，洗涤着小城的烦
扰与忧倦，给予小城淡雅、清香与宁静的诗意。

小城植物园总体规划是 1500 亩，目前虽然只
是初具规模，但已惊羡市民。自然是课堂，草木是
课本，她向小城展现着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当我
沿着台阶爬上右边的半山时，整个小微湿地尽收

眼底。对面山头上矗立着处处凉亭，山间柏油路
时隐时现。而我身处的半山腰绿道，两旁植满了
异木棉，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漫步这花
的海洋，就像走进了童话世界。

水清山绿花艳，这是冬日的小城植物园。小
城疲惫的时候，植物园是她温暖而坚实的肩膀；小
城放松的片刻，植物园是一杯淡淡的香茗，暖暖地
抚慰我们的岁月。时光深处有真意，冬日寻胜颂
幽景。晚霞满天时，我久久不愿离去，一直沉醉在
韵味悠长的茗香中！

冬日品茗 ■ 吴征远

第四十五章

◎小说连载
■阿明


上章说到柯金福替欧光华去省城向莫

德钦追讨八千万的赌债。在他的勒迫下，
莫德钦利用职务之便凑足了这八千万并在
第二天中午到账。柯金福得到消息后才放
了莫德钦，同时与欧光华约好，晚上返回江
南市取走分给他的400万提成现金。

下午四时，柯金福用假身份证购买了
从省汽车站到江南市的长途汽车票，混迹
于客流中顺利坐上了车。此时，坐在汽车
后排的柯金福，之前的短平头变成了长发
大背头，戴着一副大墨镜，嘴唇上方还贴了
片假的八字胡子，整个形象大变，同以前判
若两人。他藏在墨镜下的双眼滴溜转，警
觉地将车上的乘客观察个遍，没有发现异
常才放下心来闭起眼睛，谋划着400万自己
要怎么花销。

“先把 200 万存入银行定期五年，这样
收益率高。然后拿100万偷渡去泰国，接回

‘命根子’——这个最重要！余下的100万，
给父母 30 万，再给四个姐姐各 5 万。还有
50万，今晚就带去娱乐小世界赌几把，能赢
最好，输了也权当买个刺激。”这么一想，柯
金福心花怒放，差点绷不住脸露出笑来。

待柯金福回到江南市区，夜幕已降
临。他在路边牛杂面店草草填饱肚子，便
到附近公共电话亭联系欧光华。

欧光华现在已升任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队长。今晚江南市召开“春节联欢晚会暨英
模表彰大会”，市里四套领导班子全部参加，
欧光华当然要在现场做好治安保卫工作。

而龙涛明作为受表彰领奖人员也来到
了大会现场。因树脂总厂成功研发亚音速
材料，并实现工业化生产给国防部提供航
天材料，龙涛明获江南市军分区点名评为

“科技模范”。
按大会安排，领奖人员会前要在后台

彩排。于是欧光华、龙涛明和负责现场转
播的电视台副台长黄丽丽，三位老同学又
碰上了面，此刻正站一起聊天。

这个时候，欧光华看到别在腰间的戈
机闪个不停，便对龙涛明和黄丽丽说：“二
位老同学，我先去复个机，你们慢聊。”看着
欧光华快步离开后，龙涛明视线转向黄丽
丽：“最近好吗？”

黄丽丽白净的脸一下子红了：“唉，不
怎么好，跑新闻、写新闻、审新闻太辛苦，生
活太没有规律了。”说完又觉着自己说多
了，忙转过话头：“龙厂长你呢，你好吗？”面
对久未相见的老同学，龙涛明也打开了心

扉：“最近厂里出了不少事情，我也好不到
哪里去。”凝眸望着自己日思夜盼的心上
人，黄丽丽多想上前给龙涛明一个安慰鼓
励的拥抱呀，但理智告诉她绝对不能！

一听到龙涛明说厂里出了不少事情，早
已把“生为龙涛明而来，死为龙涛明而去”作
为自己人生信条的黄丽丽，突然冒出了想去
帮助龙涛明的念头。心随意动，她马上提
出：“龙厂长，我想调到你们厂，你同意吗？”

对于她的这个想法，龙涛明有些意
外。不过考虑到厂工会主席一职自从岳云
太调来办公室后一直空缺着，加上宣传部
熊部长很快退休了，厂里确实缺一个能抓
工会和宣传工作的领导，如果黄丽丽肯过
来，那是最好不过了。为此，龙涛明很认真
地看着黄丽丽，慎重确认一遍：“你是真的
想过来吗？”

龙涛明这样问，让黄丽丽觉得大有希望，
心里异常激动和惊喜，暗想只要能天天见到
龙涛明，每天干活干足24小时都成！当即猛
点头：“真的呀！我早就想调去你们厂了。”

看她确有此意，龙涛明方颔首表示：
“你调过来当个副书记，负责树脂总厂的工
会和宣传工作，我看挺合适的。这样吧，我
节后给电视台发份商调函，你负责做通台
长工作。接下来的手续由我来办。”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得到了龙涛明的允
诺，黄丽丽激动得脑袋一阵眩晕，顿觉自己
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她曾经无数次地幻
想过，如果能返回学生时代，天天见到龙涛
明，就是少活20年也万分愿意。

抬手掩唇假咳两声，意识到自己忘形
失态的黄丽丽狠狠地用牙齿咬了一下自己
舌头，终于恢复了矜持：“龙厂长，我们一言
为定。”龙涛明点了一下头，正想开口，欧光
华插了进来：“哎，你们两个这是私定终身
了？我自荐做月老，怎么样？”

显然，黄丽丽那句“我们一言为定”被欧
光华听到了。黄丽丽霎时满脸通红，这使欧
光华更加认定他俩在谈情说爱。龙涛明的
神态倒是自然，数落了欧光华一句：“光华，
你从来就没有正经过。”此话引得三人都哈
哈大笑起来。笑毕，欧光华解释说有事要先
离开，临走还朝龙涛明和黄丽丽挤眉弄眼，
留了句让两人继续“叙旧谈情”的玩笑话。

当晚大会的节目很丰富，充分展示了
江南市文艺人才的水平。节目结束后，出

席领导嘉宾被主持人邀请上台和全体演员
合影留念。

台上，市领导一一与主要演员及主持
人握了手。梁启春来到光彩照人的主持人
梁丹丹面前时，迅速把左手捏着的纸条转
移到右手心，趁同梁丹丹握手的瞬间把纸
条递给她。两手分开前还故意用力捏了捏
梁丹丹，同时极其隐蔽地用中指在梁丹丹
手心划了一下，燃烧欲火的眼神直勾勾地
喷向梁丹丹粘着粗黑长睫毛下的大眼睛。
梁丹丹即刻会意，握完手后，也快快把纸条
转到握着话筒的左手藏住。

等领导们离场，梁丹丹快步回到后台
化妆间，展开结团的纸条，只见上面写着：

“宝贝，你提的条件我都答应。明天晚上八
点帝皇总统房见，爱你！”看完，穿着超高跟
鞋子的梁丹丹原地连跳三下，自顾自地哈
哈大笑起来，因为只要她明天晚上赴了梁
启春的约，江南市电视台副台长一职以及
300万现金就轻松到手了。

再说晚会开场前先行离开的欧光华，
这会儿已抵达食乐世界，按约定在娱乐小
世界停车场和柯金福见面。

欧光华刚到，柯金福就从黑暗的围墙
边蹿了出来。欧光华把手上的车钥匙交给
柯金福，他附在柯金福耳边说：“这是辆冒
牌车，东西在车尾箱。”然后用手指了指停
车场右角落处的一辆车。柯金福满意地咧
咧嘴，双手抱拳向欧光华作了个揖，转身就
向右角落那头走去。

上车后，柯金福感觉懵懵然，怀疑自己
正在做着发财梦。做了几个深呼吸，下意
识地抬手用力拍打了右脸两下，一阵痛感
传来，他反倒乐开了——有痛感才说明并
不是做梦。

为免夜长梦多，柯金福马上着手实施
自己的花消计划。他开车来到一间24小时
营业的储蓄所门前，从车后箱搬出两个共
装有200万现金的大纸箱先后抬进所里，交
给营业员忙乎了很久才数清数目办完手续
（那时存钱不用身份证可用假名）。

接近半夜，柯金福一路开车回到西城
区（老城区）四街道口，把车停泊在距自己
家大约还有五十米处。他不敢走前街，而
是选择走后街，来到自己住的后屋。用铁
丝撬开了窗塞，打开窗户，把脸贴在窗柱
上，他压着声音轮换地喊：“爸，妈，姐……”

二姐刚侍候母亲吃完药睡下，自己正
躺下床，便听到几声像是弟弟的叫唤。再
一细听，确认声音是从后屋传来，赶紧起身
蹑手蹑脚地摸到后屋。原来真是失去消息
好一阵子的弟弟，忍不住小声惊呼：“五弟，
你终于回来了！”

“二姐，爸妈身体怎么样？还好吗？”一
见着扑到窗前的姐姐，柯金福忙问。二姐
原本神色迟疑，在柯金福的连声追问下，才
猛然哭着道出：“自从你出事后，爸妈每天
都以泪洗面，身体每况愈下，呜呜呜……”

闻言，柯金福不禁心感内疚，双眼也涌
出了泪水。但他深知自己不能逗留过久，
很快就控制好情绪，接着问：“二姐，公安来
过吗？”二姐擦了一把眼泪鼻涕，止住哭声：

“公安没有来过，但街道办治保主任隔三差
五就来，问知不知道你的下落。”

警觉的柯金福抓紧说“正事”：“二姐，
你待会骑单车到街道口，我的面包车停在
那儿。这几年我在外面打工攒了有 50 万，
我想拿出 30 万给爸妈治病，你们四位姐姐
每人各给 5 万，当是弟弟的一点心意，辛苦
你们多照顾爸妈了。”

“五弟，你在外面花费大，我们四姐妹
就不要了，你都拿去用吧。”二姐满是关切
地推辞。柯金福急忙应：“二姐，我还有！”
听到弟弟这么说，二姐才松口气，但像突然
想到些不开心事，脸色沉下来：“要给也不
能给三妹，她出嫁后，从来就没有回家看过
爸妈，白眼狼一个！”眼下并无余暇同二姐
顶嘴，柯金福顺着她意思附和：“好好好，那
5万你先保管。”

交代完，柯金福本欲示意二姐关上窗
户，可不知为何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生离死
别之感。恐怕此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
回来，自己最牵挂的人就是爸妈，如果……
思及此，他果断重新贴近窗柱对二姐说：

“不知爸妈睡着没有？我想见见他们。”二
姐又迟疑一下，一边转身一边说：“你等等，
我去叫醒他们来。”

仅一会，柯金福父母就跌跌撞撞摸黑来
到后屋窗前。二老齐齐紧抓住儿子的双手，
哭腔劝道：“阿福，你犯的事大吗？不大就去
同治保主任说清楚吧，免得他三天两头来找
你，你有家不能回，在外面多受苦啊！”

事到如今，柯金福还真后悔听信张松
东的指使，犯糊涂做了违法之举，落得人不

人鬼不鬼的地步。但为了安慰年迈多病的
父母，他只能撒谎：“爸妈，我是被冤枉的，
这个事一时半刻说不清楚。我想去北漂，
要好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今晚回家跟你们
道个别，待会——待会给二姐一点钱让你
们买些好吃的……”说到这里，他已哽咽
了，与父母隔墙面窗泪眼相望。

金福妈顾不上自己，伸手帮儿子擦拭眼
泪，金福爸则红着眼直叹气。见状，在体制
内工作过，相对冷静的二姐，赶忙从旁提醒：

“你们再这样哭下去，治保主任就来了。”柯
金福马上止住哭声，用力握了握父母的手，
侧过脸对二姐说：“你现在就骑单车到街道
口。”紧接着后退两步，朝窗内的父母深深鞠
躬三下。虽然为着钱财犯过事，柯金福有着
江南市儿女对长辈固有的孝道。

告别了父母，并把分给家人的钱交给
二姐后，柯金福又开车返回娱乐小世界停
车场。从停车场抱着个箱子上到八楼 VIP
赌厅，把一捆捆的50万现金交给码房，换成
了面值5万元的十枚筹码。

自郑勇坤和澳门黄老板合作开设娱乐
小世界赌场以来，柯金福也偶尔来看过热
闹，由于口袋里没有钞票，一次也没下场赌
过。但今时不同往日，他柯金福今天发财
了！掩不住暴富的狂喜，他心里念念有词：

“大笑一声赌场去，我辈岂是无钱人？”
临近春节，不少到外地打工做生意的

人都已回乡，其中不乏投机取巧，急切盼望
一夜暴富的，所以赌厅里的人比平时多了
一倍。柯金福自认为已化了妆，没人会认
出自己，便往路数好赌客多的赌台挤去。

见前面十号位的赌客赌输了起身，柯
金福立即把自己的十枚 5 万元筹码“啪”的
一声压到十号位赌台上。用手拍了拍还留
下余热的座椅，他头也不抬地大喊：“这局
开庄，我下5万！”

荷官扫了一眼台面的筹码，高声唱道：
“一号位下闲胜赌注50万，十号位下庄胜赌
注 5 万，买定离手！”随着荷官的声音，抬眼
望向对面一号座位，本来还得意忘形的柯
金福被吓了一跳，对家竟然是老板张松东！

不等荷官抽牌开局，柯金福急忙抢回
了桌面的那 5 万筹码，退缩道：“不好意思，
我这局不赌了。”

这时，张松东也认出了柯金福，对他的
即时改弦易辙很满意，向荷官点了点头。
果不其然，此局最后闲开九点，庄开三点，
闲胜。柯金福暗忖：“好险！”于是双手抱拳
向张松东作了一揖。

其实，张松东旁边座位还坐着罗为民
夫妇，柯金福不认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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